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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再辉蒙再辉（（壮族壮族））

一
五羊城还没从睡梦中醒来，他就独自驾车

登上了返乡的路。
广西马山古零六和是他的老家。每年清明

节他都要回家祭祖。眼下已是清明，他照例要
赶回老家一趟。

天下着濛濛细雨，粤西大地笼罩在灰白色
的雨雾中。他把车子顺着广东沿海高速往广西
方向开，中午时分就来到了两广交界山口镇。

在山口稍作休息的时候，他凝望着通往广
西老家的路，思乡之情随路伸向远方。

他想起了马山，想起了古零。
他想起了瑶乡古寨，也想起了住在瑶乡的

她。
二

他和她相隔不远。她住在古寨瑶乡龙头
村，他住在古零镇六和村。

二十年前，也是阳春三月，也是蒙蒙细雨
天。为了给母亲治病，刚满二十岁的他来到龙
头村采药。雨天路滑，他不留神从崖上跌下山
谷，顿时头破血流，昏迷过去。

那天她正好放羊路过山谷，看见了昏迷的
他。她吆喝羊群散上了山，背起满身是血的他
就往瑶寨里跑。瑶胞们看到她在救人，也都和
她一起把他抬到了古寨卫生院。

在医院里，他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她也三天
三夜在医院陪护着他。她给他洗洗抹抹，煲汤
换药，旁人见了都以为他们是恩爱的一对。

过了三天三夜，他醒了。在相互交谈中得
彼此的地址和民族。她大他三岁，他叫她瑶姐；
他小她三岁，她叫他壮弟。当他从医生嘴里知
道这位瑶姐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时，他给她下
跪。她连忙把他扶起，诚心诚意地说：我们都是
一家人啊！不用跪，不用跪！

七天之后，他康复出院。在家人的陪同下，
他到她在龙头村居住的小竹楼向她道别。分手
时，一位三岁多的小女孩叫她做妈妈。这时他
才知道：自己的救命恩人已经结婚成家了。

他怅然若失地回到了家。他总觉得好像有
一根无形的丝线把他和她紧紧连在一起了。他
在这一头，她在那一头。

第二年清明过后，他南下广东打工，而且一
打就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来，为了不打扰她
的生活，他没有直接和她联系。只是逢年过节，
他才托人给她送去礼品，以表示永远不忘她的
救命之恩。而她每次都推让说：瑶乡变美了，龙
头村变富了，她家的生活也越过越好了，今后不
要再给她送什么礼品。我们壮瑶都是一家人，
不用那么客气。

三
在山口镇结束了片刻的休息，他又继续登

上回乡的旅程。濛濛细雨依旧下个不停。车子

进入钦州地界，他的手机响了。他一接听，电话
那头传来一位女士嗲声嗲气的问候：哎哟喂，大
哥你今天回广西老家，干嘛不带我一起去呀？
我好想你噢！

又是她！她竟然用电话跟踪来了。他不好
拒绝，只好平静的给她回应：谢谢你能想起我，
但我现在正在开车，没时间和你聊了！拜拜！

他把电话挂掉，不再理她。
她是他的同事，也是公司老总的亲表妹。

他当初刚进公司打工时，她根本就瞧不起他这
个“马山仔”。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以马山人开
山的拼劲，带领一个工班为公司完成了一个大
订单。他突出的业绩引起了公司高层的重视。
进公司不到十年，他从班长升到组长，再从组长
升到主管。2012年，他终于从主管晋升为公司
的副总。从此，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她开
始暗中追他。公司里有几个广东妹不再嫌他是

“乡巴佬”也在追他，他却心如止水，不开金口。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中早有意中人，虽然

意中人已为人妻、为人母，但是为了她，他可以
终身不娶，守望她一辈子！

车子驶过了南宁驶过了武鸣又驶过了府
城，一转眼，马山收费站到了。

四
下午三点，他的车子驶进了马山县城。他

进到超市买了一些礼品。他决定趁着这次机
会，亲自进瑶乡去看看她。整整二十年不见恩
人的面了，她过得怎么样？

买好了礼品，他直奔古寨。虽然他年年都
回乡祭祖，但办完事就走人，二十年来他一直没
进过瑶乡地界。当他的车子从乔老三岔路口进
入古统，又从古统到达民兴坳口，古寨瑶族乡府
所在地的古寨街，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西洋画
映入他的眼帘。车子开到瑶乡医院门口，他特
意停下来照了一张相。二十年前，是她把他抬
进了这家医院，他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最难忘
的七天七夜！那时瑶乡医院是低矮的瓦房，破
旧的病床。如今建起了住院楼，瑶胞小病不出
村，大病不出乡，参加新农合，健康有保障。

离开瑶乡卫生院，他开车进古寨街转了一
圈。古寨街家家盖新楼，户户摆商铺。街道宽
敞明亮，街上人来人往，商品琳琅满目，不知谁
家的扬声器在播放着流行歌曲。整个古寨街热
闹得如同广州一样。

转完古寨街，他把车往龙头村方向开去。
一路上他看到瑶乡政府建起了琉璃瓦大门。瑶
乡完小和瑶乡初中，也都建起了一栋又一栋新
的教学楼。校园里绿树成荫，书声琅琅，到处充
满着青春的气息。在农家的玉米地里，玉米苗
开始分叶。山下石缝和畲边地头，金灿灿的金
银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馨香。周边的山岭都种
上了竹子，微风过处，竹枝摇曳，洒落一地水
珠。在雨雾的笼罩下，一丛丛婀娜多姿的竹子，
正忙着为瑶乡编织绿色的梦。

五
出了古寨街转局仲村，出了局仲村不久，龙

头村就在眼前了。当他的车轮吻上龙头村的土
地，他开始有点迷茫，因为他差点认不出二十年
前他曾到过的龙头村。当年光秃秃的山岭，如
今一片葱绿。当年扬灰的沙土路，如今已水泥
硬化。龙头村部就建在公路旁，新式的办公楼
给龙头村增添了新气象。

沿着当年依稀记得的路径，他把车开到她
的家。他记得那间小竹楼，旁边有棵枇杷树。
令他惊讶的是，车子开到她家时，枇杷树依旧
在，不见小竹楼。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钢混
结构的楼房。在三月雨雾的滋润下，小楼房显
得那么宁静，那么温馨。

这是她的家吗？正当他疑惑之际，一位四
十开外的中年妇女从小楼走出来。

她边走边问：同志，你找谁？
一听声音，他知道是她了。他大步迎上前

去：瑶姐，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
我是你壮弟呀！二十年前……
噢，原来是你，快进屋，快进屋！
她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进了客厅。她和他同

坐在一张红木沙发上。两人的眼里都闪着泪
花。要说的话说了很多，要问的话也问了很
多。

他忍不住问了这么一句：瑶姐，你先生呢？
什么？她有点惊诧。接着她很快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扑哧”一声笑了：
哈哈！我哪来什么先生？我没有结过婚

啊！
啊？！他两眼瞪大了：你没结过婚？你不是

已经有个小女孩了吗？
她解释道：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女儿，但不是

我亲生的。二十三年前，我是从医院把她捡回
来抚养的。如今我这个汉族女儿在马山民族中
学当老师，侗族女婿是马山民族医院的医生。
是女儿、女婿支持我，再加上国家拨给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我才盖起了这栋新楼房……

原来如此！他好像喝了一杯瑶家蜜糖酒，
心里感到香甜死了！

六
回到六和老家，他照着她给的手机号码发

去了一条短信：瑶姐，现在我才知道，你我都是
自由身。如果你不嫌弃，壮弟愿与你共结连理
……

短信发出后，一连三天没有回复。
他怅然若失。三天后回到广州，他收到了

她的回话：人生大事，岂能儿戏？你给我时间考
虑吧！你能等吗？

他心波荡漾，当即回信：我能等，我能等。
我在广州等你，等你一万年！

她回复过来了：不，一万年太久，明年三月，
我在瑶乡等你……

月盈如水的夜晚，漫步在熟悉的河边。晚风轻
轻柔柔地吹拂，沁入心扉。月挂枝头，此时仿佛听
到枝头的嫣红在絮絮低语。星空闪烁，凝眸碧空泛
起的粼粼波光，一些中秋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记
忆的枝头，在此搁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缓解家里窘迫的经济
状况。爱人毅然停薪留职，孤身一人南下深圳打
工。我一边上班，一边带着年幼的儿子。那些年，
通讯不是很发达，分居两地的人大都是鸿雁传书。
在孤单落寞中，在重重复复庸常的日子里，思念常
常渗透骨髓，在眸光触及的每一个角落里滋长，每
封信里，字字句句蕴含着思念的情愫，感情在文字
的麦田里也愈发疯长。

那是中秋将至的一个傍晚，爱人在外打工近半
年时间，很想通过电话听听我的声音。于是，到了
电信局排了整整两个小时的长队，终于拨通了我上
班所在单位总机的电话。爱人很激动，想到一会就
能听到我的声音，拿话筒的手在微微发抖，恳请总
机话务员，烦请她到车间里请我听电话。当时，我
们这里下着瓢泼大雨，而且总机距离我上班的地方
有段距离，话务员委婉拒绝了爱人的请求。后来爱
人在来信中说，当时的心情真的无法形容，感觉整
个身子在轻颤，却只能紧握一缕隐忍。回来后，爱
人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安装电话，那时安装一部电
话，要两千多元，爱人却毫不犹豫地交了钱，说这只
为了能在外面时常听到家人的声音，感受家里的温
暖。

这事过去十八年了，每每想起，总是让人感
慨。如今，等待不再是等待，想象也不再是想象。
静静地沉溺于温柔如水的月色里，任岁月的四季芳
菲,开满时光中的每一道罅隙。蔚蓝的澄净流泻心
间，潮湿着心灵的每个角落。

还是一个临近中秋的日子。那年，儿子以优异
的成绩考进了重点中学。学校是离家四百多公里
的才子之乡，考入学校的学子们都是各地的尖子
生，学校安排不了这么多外地学生，要求绝大部分
家长，自己为孩子解决住宿问题。我们像大部分外
来人员一样，一到学校，就到居民家为孩子找住
宿。虽然房东一再表示，说孩子交给他们，让我们
放心。看着稚气未脱的儿子，想到儿子这么小就要
独自生活，我心里很是酸楚。懂事的儿子拿出几块
月饼，对我说，妈妈，你放心，我现在是男子汉了，
来，让我提前祝福妈妈中秋节快乐......

往事历历在目。 而今，已经参加工作的儿子，
愈发成熟帅气。抬头凝望这银色的月亮，明月向
辉，浩瀚如海的夜空，显现一泓温润如玉般的静
洁。月下，多了一枚素心的灵魂。所有的心恋，在
清秋的时光里，明媚如花，清淡如水，唯愿，如此一
生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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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满英

中 秋 节 的 记 忆


